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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AF_B9_

E5_9F_8E_E5_B8_82_E5_c57_644518.htm 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首都的建筑何以难以保持协调的风格和应有的水准，这

似乎是很令人费解的。其所透露的其实是体制文化的变异。

北京市各行其是、参差不齐的公共建筑，可以说是条块分割

的“部门所有制”（有人称为“部落主义”）典型的文化体

现。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部门的建筑主要是由本部

门按照一己需要设计、建造的，无论选址还是建筑风格，都

是首都规划委员会难以干预和协调的。同时，这种部门主义

的建筑，较多地凝固了“长官意志”。 权力所及，各个城市

都不乏历届领导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在北京，典型为

前市长陈希同提倡的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的建筑（被称为

“戴绿帽子”）。其顶尖之作、也是收山之作是九十年代初

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个标本，集中了此类建筑的

某种文化特性：将个人的喜好蛮霸地强加于社会，把巨大当

成伟大，把纪念性的气概不凡放在首位，而无视公共建筑方

便、实用的功能。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

，耗资竟达八千万元之巨。近年来，在一些城市“领导人工

程”、“形象工程”仍呈蔓延扩大之势，导致无功能建筑的

大量兴起。一些城市大兴建广场、修草地、铸大钟、建城市

雕塑之风，在这场比“大”的竞争中，有的县级市的广场面

积甚至超过了天安门广场。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与之相应的

是，在部门割据和地方主义的体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区

的城市规划几乎成为不可能。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呼吁，北



京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在华北经济圈、京津冀唐地区的整体

发展中，按照“大北京”的概念进行设计和规划，如同大东

京、大巴黎那样，但这至今仍是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 高度

之争：城市建设的“香港模式” 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

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它也尖锐地体现在北京的建筑中

。严格地说，这种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渗透在中国人的现代

化意识之中。从大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上海滩24 层高的国际

饭店的啧啧赞叹，到对今日浦东88层高的金茂大厦的满腔自

豪，都反映了这种“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集体认同。事实上

，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化某个时期对高层建筑的新奇之后

，对高楼大厦的竞争几乎集中在东亚，尤其是那些“从稻田

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

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

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

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

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

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

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

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

印记。 在北京城，对高度的竞争是悲剧性的。因为开阔舒缓

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

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对建筑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马上

白热化。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

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

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

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



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

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

的高楼。在学术界的呼吁下，1985年北京市出台市区建筑高

度控制方案，规定以故宫为中心，分层次由内向外控制建筑

高度。1993年中央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长

安街、前三门大街两侧和二环路内侧以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

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

个别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对这一控制最强烈的挑战，来

自香港李嘉诚所属集团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亚洲最大的商业

性房地产建筑群“东方广场”。它招致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

的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原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担忧其对北

京古都风貌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斥资20亿美元，建造面

积达 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原设计方案东西宽480米，建筑

高度70多米。而近在咫尺的天安门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

念碑高度为38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

才40米，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这座体量4倍于

大会堂、高度2倍于大会堂的庞然大物将使天安门广场上的这

些标志性建筑变得矮小，导致城市中心偏移，从而打乱历史

形成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为妥协的产

物，东方广场终于被拦腰截断，呈现粗壮矮胖的身姿（经修

改降低高度和容积率后，仍近40米高）。与之相映成趣的是

东方广场西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北京饭店新楼。它也是经修

改设计后被“裁短”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南海安全的考虑。

两者命运相同原因却大不相同，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了。 近

年来，北京市广建“金街”、“银街”，“中央商务区”，

孜孜追求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华尔街”和“硅谷”时



，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几乎淡不可闻。在这一建设高潮中，

长安街东侧已经被港资为主的一批写字楼、商厦抢滩。而城

市高度控制在旧城区则被全面突破，几无严肃性、权威性可

言。这一事态并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一例，是李嘉诚所属集

团在福州市中心区进行的成片房地产开发，将拥有众多文物

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毁坏殆尽，面目全非。来

源：www.100test.com 最早对“香港模式”表示担忧、发出警

告的是被称为建筑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建筑大师张开济

。早在七十年代末，当火柴盒建筑刚刚出现、备受青睐时，

他就指出“现代化不等于高层建筑”。当前，他主要是反对

北京和内地在住宅建设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的模式，

兴建“塔楼 梅花桩”式的小区。高层住宅由于造价高、使用

系数低、能源消耗大、经常费用高，朝向问题造成大量“阳

光贫困户”，以及不利于老人、儿童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等

诸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设，一些国家则正

在拆除几十年前建造的此类建筑。他认为比较可行的是用“

多层、高密度”替代“高层、高密度”。 一些高层建筑的支

持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大规模解决住

房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香港均是在这一压力之下选择了

这一模式，并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层住宅群换取了较为疏朗

的整体生存环境。但正如识者所言，超高、超密的香港模式

并不是某种建设理念的产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问题上

任由市场力量主宰，爆炒地价至离奇的程度，房地产商追求

利润最大化的产物。它损害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生活

质量和经济利益（详见1998年9月2日、9月9日、10月7日《北

京青年报》讨论文章）。 这恐怕是当下正在中国发生，十分



值得警惕的问题：城市建设为房地产开发浪潮所牵引，不受

制约的商业化正在成为主宰城市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

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不同民族、国家城市建筑风格的任

务更为复杂艰巨。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称，目前有十家左右

美国的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操纵世界建筑市场，以跨国资

本为后盾的文化中心则在制造和输出各种建筑理论和流行风

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建筑协会的高度重视。 自然，知识

分子的意见很难改变什么。玻璃幕墙高楼仍然以不可阻挡之

势在各地推进。在云南边城丽江，兴建起了类似希尔顿饭店

那样的华丽大厦。西湖之滨早已高楼林立，新建的杭州市政

府大厦，被市民诟病为“削尖脑袋，挖空心思，两面三刀，

歪门邪道”。适值世纪之交，城市之间对高度的竞争又增加

新的动力━兴建“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据称，福州市将

建一座主楼高306米、88层的摩天大楼，主体建筑由金银两色

的玻璃幕墙组成，总投资20多亿，高度为福建第一，全国第

三。而上海浦东在新竣工的金茂大厦附近，又将建设一座更

高的高楼。 建筑中的流行文化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www．Examda。com) 当上海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自诩和骄傲时，它标识的是城市之间的另一场竞争━速

度之争。每一个城市的领导者都惟恐变化太小、变得太慢，

落在人后，因为领导人的任期是短暂的。以北京为例，近年

来仅住宅建设的速度，即达到每年竣工800多万平方米。为了

加快速度，采用的是用推土机开路、大拆大建的成片土地开

发的模式。许多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胡同和老房子，

甚至未及甄别、鉴定便被夷为平地。当张开济等建筑和文物

专家呼吁北京城市建设应放慢速度，以为文物保护留下必要



的时间时，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并且将开发的权力下

放到各区，鼓励各区之间开展速度的竞赛。 当社会向市场化

、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

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

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

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

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

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成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

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

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

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

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

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

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

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

”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

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

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

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

、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

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

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

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 小亭

子、摩天大楼 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

。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

，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



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

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

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

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

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

，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

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

时空倒错的感觉。 法国建筑师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备受争议

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它的复杂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

殊位置，其入选方案举国瞩目。它最终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

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

半球，被北京人称为“大水泡”。作为北京市最独特的另类

建筑，它因其后现代风格、建筑功能不甚合理和极其高昂的

造价，遭到了科学家、建筑师的强烈抵制。有趣的说法之一

，是法国人总算报了贝聿铭在卢浮宫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

之仇。的确，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横陈在首都的中心和世

纪交替的时点上，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一个强烈的象征，宣

告着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情感的终结

，宣告着多元文化、异质文化融合的时期到来。 另一种疑问

是这样的：北京目前并不算很多的文化设施、演出场所得到

充分利用了吗？北京究竟能为国家大剧院提供多少高水平的

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广州市拟建的大剧院因其耗资巨大，

在务实的人大代表的质询下终告流产。这一提问的价值在于

它触及了城市现代化的本质。对城市这个“文化的容器”，

归根到底，其中有没有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城市的现代性最终是由其文化软件制约和说明



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和上海的区别，比它们在城市

建筑上表现出的更为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真正

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

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

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

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

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

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

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

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

，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

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

，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

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

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

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

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

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

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

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

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

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

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

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盗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

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被现代生活割

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区里的北京市民，自有内在的力量和逻



辑。当《北京晚报》炮制着类似小靳庄诗歌那样歌颂美好生

活的新民谣时，北京市民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从未停止。一种

是贫嘴张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贱的传统方式，化解生

活的辛酸和无奈。另一种是艺术家张大力式的，他用“把脸

画在墙上”的先锋行为，向这个喧嚣而沉闷的社会作出一个

怪诞的姿态，发出一个奇异的声响。而游历西藏达十年之久

的自由电视人温普林，写下这样的句子：“我深深地怀念有

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温普林《茫茫转经路》，2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北京

市开始兴建的又一条通衢大道，使发现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遗

址面临灭顶之灾，引发了知识分子新的抗议浪潮。建筑师和

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

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

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

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

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一

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尘暴、严重的干旱和水资源

的极度匮乏，凸显了北京作为沙漠化边缘城市的危急地位。

人们公开和私下议论的问题是：北京会被迫迁都吗？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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